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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重塑：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更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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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城市更新行动相关内容，提出公共艺术作为一种策略介入城市更新行动的实践中，包括

其组织形式、资金构成、实施措施、意义影响等内容。主要研究内容如下：“城市美化”运动与“城市复兴”运动的历史源流；通过

公共艺术激活城市空间、公共艺术立法促进城市更新政策保障以及公共艺术与城市更新相一致的“公共性”的体现，阐述公共

艺术介入城市更新的作用；通过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更新的三种空间结构的实践案例，从多个角度对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更新的

实践策略进行剖析。提出以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更新行动而形成区域文化生长，形成“新生态”城市更新方式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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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urban renewal initiatives adopted by the 15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s public art as a strategy to intervene in the practice of urban renewal initiatives,

including its organizational form, funding composition,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and implications. The main research elements are

as follow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urban beautification”and“urban renewal”movements. The role of public art in urban

renewal is explained at three levels: public art activates urban space, public art legislation promotes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ies, and

public art is consistent with urban regeneration as a manifestation of“publicness”. Through three examples of public art

interventions in urban renewal, public art is analyz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s a practical strategy for urban renewal.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public art in renewa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growth and a

“new ecological”approach to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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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清除贫

民窟为代表的物质更新到六七十年代关注社会公平的

综合更新改造，再到七八十年代以市场为导向的旧城

再开发的三个重要阶段，其宗旨是为了保证城市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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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且城市更新政策及实践本身也在根据不同时

期的城市问题而不断更新。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提出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1]。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准确地研判我国城市发

展新形势，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为“十四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城市工作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城市更新的目的强调

在持续不断的更新过程中，将城市文化贯彻始终，推动

产品和消费结构升级，以文化创意引领历史文脉的传

承与延续，激发城市活力，再造城市价值，同时，通过相

关政策的保驾护航，最终提升城市品质，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人文城市有机更新[2]。

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更新的手段之一，在实践过程

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一系列的更新实践中唯一不变的

是城市的文脉，让更新后的北京依然是北京，更新后的

广州依然是广州，才是城市更新行动过程中进行城市文

化塑造的目标所在。因此，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更新也

是在中国城市化进展下攻克“千城一面”现象的关键。

城市结构的重新梳理、空间形态的重新构建、生态

环境的重新整治、历史文化的持续传承等都是城市面

临从规模转向质量过程中，通过城市更新行动亟待解

决的城市问题。2004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成

果指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向文化积累厚重的

城市转移”[3]。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记载着人类文明

的同时也不断影响着社会总体文化的发展[4]。反之，

文化的发展也反作用于城市的发展理念。而城市文化

越来越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核心价值所在[5]。现代化

建设中空前高速的城市建设扼杀了其独特性，而这种

独特性恰恰与城市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同时是城市

精神的重要体现 [6]。艺术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城市文化传播的直接载体，也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和气质所在。可以说，在进入“美学时代”的城市发展，

使人们对“美的城市”具有无限追求。在这一轮城市更

新的行动中，公共艺术在城市文化传承和城市精神重

塑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城市美化”运动与“城市复兴”运动

19 世纪末工业扩张和人口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

城市的面貌，这一时期西班牙巴塞罗那《赛尔达规划

案》和《裴塞拉案》的设立可以看作是“城市美化运动”

的起源，极大推动了公共空间和雕塑创作的发展。

1900 年，美国华盛顿几乎同时期发起“美化城市运

动”，城市面貌成了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20世纪 70

年代，城市在经历了二战创伤的修复后，迫切需要开展

以“城市复兴”为核心的深刻城市革命。艺术给城市发

展带来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

1999年，《迈向城市的文艺复兴摘要》一书将“城

市复兴”一词理论化，成为现代城市建设领域的理论基

础。书中强调了以设计为主导的城市复兴进程的优

势，典型代表案例为美国芝加哥千禧公园和伦敦泰晤

士河南岸艺术区改造。在此理论思潮的基础上，当今

城市建设越来越强调整体设计的核心作用，也更注重

历史文化与文脉的延续。

二、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更新

在城市建设开始将艺术和美作为目标的“软城市”

新时期，公共艺术必须从一个单纯的艺术学科领域中

抽身出来，不仅仅是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直观显现。

因为，它在营造城市文化氛围的同时还培育着公众的

审美和创新精神，直接并显著影响着当今的城市精神

面貌。目前，公共艺术正经历从装点城市到激活城市，

是公共空间焕发新的文化活力的关键节点。公共艺术

在塑造城市精神，促进城市更新方面大致从以下三个

层面发生作用。

（一）公共艺术丰富城市更新的“公共性”

公共艺术与城市更新的“公共性”是彼此核心价值

理念的呼应。“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是其最重要的文

化价值。公共艺术把“公共”的概念作为一种对象，针

对“公共”提出或回答问题，从此角度来看它潜移默化

地对城市精神带来富有创新价值的推动。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把握改造重点”和“坚持居

民自愿，调动各方参与”两项基本原则[7]。并提出“健

全动员居民参与机制”，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要与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居民自治机制建设、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有机结合。城市精神的重塑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共建，

而公共艺术在激活城市公共空间的同时催生出富有创

造力的公众精神，循环往复，形成可持续促进机制。

（二）公共艺术激活城市空间促进城市更新

现今城市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物质形态建

设，而是要对城市文化风格以及人文精神带来富有创

新价值的积累。让艺术成为植入城市肌体的一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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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激活城市公共空间，恢复城市历史记忆，创造城市

新的人文与场域精神。建立城市宜居艺术的生存环境

成为公共艺术最重要的努力方向，进而推动城市更新

实践。

（三）公共艺术立法是促进城市更新的政策保障

西方国家通过立法设置“公共艺术百分比”这一具

有强制性特征的文化政策，将艺术与城市规划、经济旅

游、社会福利等因素紧密联系起来。1959年费城成为

第一个通过“公共艺术百分比”条例的城市之后，美国、

欧洲等地各个城市开始掀起公共艺术浪潮。中国于

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探讨公共艺术，经过多年的

努力后受到政府关注。近年来，公共艺术越来越多地

参与到城市文化建设和空间艺术营造中。公共艺术百

分比法案应有完整的公共艺术设置配套流程，包括政

府如何成立委员审议各项送审案件、建筑物所有人与

工程主办机关如何成立执行小组、如何取得公共艺术、

设置经费如何编列、民众如何参与、公共艺术如何管理

维护等事项。因此，公共艺术立法为城市更新相关建

设提供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撑，使之形成良性循环。

三、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更新的实践案例

可以说在城市更新中的公共艺术介入是一种更为

广义的公共艺术，不仅仅是提升城市形象的公共艺术、

城市雕塑和建筑天际线，还包括根植于城市文化、激发

城市活力和创造力的一切行动，城市品牌、视觉图像、

科技、交互、活动、娱乐、事件，等等。比如以面为结构

的城市更新项目-德国汉堡的Oberhafen废弃火车站的

改造计划、以线为结构的-美国纽约高线公园，或是以

点为结构的北京大栅栏更新计划。从组织形式、资金

构成、实施措施、意义影响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公共艺术

在城市更新项目中所进行的城市文化塑造的努力，这

种城市文化塑造不仅有向以往看的追溯，同时有看向

未来的前瞻。

（一）以面为结构——德国汉堡奥博哈芬（Oberhafen）

废弃火车站改造计划

德国汉堡是仅次于荷兰鹿特丹的欧洲第二大港，

是欧洲最重要的中转海港，它始建于 1189年，曾在中

世纪的贸易联盟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到 19世纪 60年

代，由于集装箱运输方式的更新与发展，传统的港口运

输方式被取代，原有仓库及港口设备被淘汰，造成房屋

和设备废弃与闲置，此外，由于港城建立之初，仓库和

工厂的建设挤兑了港城原住民的居住空间，从而给汉

堡港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障碍。

作为城市“发电机”——整个汉堡市的动力源，对

汉堡港口的改造成为时任市长福舍劳博士最具魄力且

明智的决断。作为欧洲最大的内城开发项目，汉堡港

口新城的目标是在157公顷的区域内建设一座全新的

滨水特色新城（见图1），以点带面，按区域进行城市更

图1 汉堡港口新城改造区域，H区为奥伯哈芬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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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激活城市动力源，激发城市活力。

有西方学者调查研究认为，“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是

一种会破坏城市原有空间结构的更新方式，会降低城

市活力和减少多样性的风险，并且可能加剧社会群体

分离”[8]。但是，该项目与其他滨水城市大型开发项目

的不同之处在于，港口新城以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为

标准，关注防洪供暖等基础设施的改造方式，并始终把

文化艺术作为考虑要素，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混

合空间的开发建设，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在努力将汉

堡内城面积扩大 40%的同时，仍成功实现城市更新和

城市魅力转型。

汉堡政府将汉堡港口新城整个改造计划委托给汉

堡港口新城有限公司（GmbH，原名港口和区域开发有

限公司（GHS）），该公司承担“城市和港口政府专用基

金”以及与项目相关的开发管理工作。该项目采用“横

向机制”原则，广泛采用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的综

合计划，其中包括工程师、城市规划师、地产开发商、经

济学家、文化学者、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家、地理学家

和景观规划设计人员等。规划方案是在历经近十年之

久的前期开发规划准备工作的多次讨论沟通后才拟定

而成。

作为汉堡港口新城项目中的一部分，奥伯哈芬

（Oberhafen）港区（见图 2）总面积 8.9公顷。它以文化

与创意为改造目标，将该区域极具特色的约占6 000平

方米的长条形谷仓、多层临街建筑改造成充满艺术气

息的画廊和艺术工作区，定期举办文化艺术活动，为新

城大学生建立影棚等艺术工作室，以及实验、创意和聚

会场所，从而吸引文化和创意用户，重新赋予这座古老

的工业区新的魅力。足球场等滨水运动休闲设施也被

计划放置在社区空地，提供给港口新城的儿童和青少

年更多的娱乐选择，并作为该新城的高中、小学和当地

社团体育活动的可选场所。该区域还提供餐饮服务，

增强区域公共功能，促进城区与港口新城其他城区一

体化，重新激活港城活力。

奥伯哈芬港区的改造计划不再以制定新的城市概

念为目标，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原有厂房仓库的基础之

上，利用多元的文化艺术活动（见图 3），以点带面、持

续稳定的激发港城活力。从初步对现有建筑进行防

洪修护和新用途的重新利用（见图 4），到吸引以文化

和创新为主的投资，到最终创造500个就业岗位，平衡

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逐步进行城市更新，避免大

规模城市更新中容易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重现港区

魅力。

对于汉堡而言，港口新城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大型

图2 汉堡港口新城改造区域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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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项目，而是兼顾生态、文化、艺术、经济多重要

素。以艺术引领城市创新的核心思路，保留城市文脉

的同时循序渐进的建设改造，进行持续不断的城市更

新，以此实现根植于城市历史文化的精神和气质重新

焕发活力，让城市历史的痕迹在新城中呈现出新生的

魅力，从而催化城市文化生长，吸引新的居民，培育城

市的创新价值。

（二）以线为结构——美国纽约高线公园

坐落于美国纽约曼哈顿最繁华的中城商业区，比

邻帝国大厦和洛克菲勒中心等地标性建筑，纽约高线

公园（High Line Park）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一条串联

肉类加工厂和哈德逊港口的专用货运铁路线。随着高

架铁路被洲际铁路代替，此运线运量逐年下降，最终于

1980年弃用停用。

20余年的荒废过程中，废弃的高架铁路结构虽然

保存完好，但铁路沿线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因此割断

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1999年，约书亚戴维和罗伯特

哈蒙德成立非营利组织高线之友（FHL），提倡保留并

再次“启用”这条废旧的铁路线。2004年，在纽约市议

会的支持下，由Field Operations牵头设计，以保留此条

铁路线为设计线索，巧妙地串联多个纽约街区，构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空中花园生态绿廊，成为城市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见图 5），为纽约市带来可观的社会经济

效益。

高架铁路总长约2.4公里，通过整体空间的改造设

计，保持了良好的连续性，相比于其他线性城市公园，

未因城市交通隔断或打破“线性”特征，将旧铁路线完

好留存。这不仅留存了一段重要的城市记忆，还围绕

这段城市历史的物理空间，构筑了一个全新城市文化

的场域，激发周边居民更加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与居

住环境，让这条古老的铁路以全新的面貌成为城市文

化生长的孵化器。

该设计工程自2006年起开工，从南端到北端共分

三个阶段实施，分别于2009年、2011年、2014年逐步落

成并对外开放。

第一阶段改造从南端甘斯沃尔特街至西20街，约

0.8公里，以混凝土和绿色景观带进行改造（见图6），并

在某区段保留了铁轨和野生花草，加以轮廓灯点缀装

饰，枯败的野花野草在柔和的灯光下，映衬着铁轨的轮

图5 高线公园鸟瞰

图4 汉堡港口新城改造区域老火车站外休闲空间图3 汉堡港口新城改造区域老火车站内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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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好似诉说城市的历史故事。第二阶段改造从西20

街延伸至西 30街，新增了多个公园入口和升降电梯，

以及无障碍通道。此外，园中景观小品的设计为绿色

廊道平添了更多趣味（见图7）。第三阶段改造位于西

30街和34街之间，该段计划由基金会和支持者提供经

济支持，启动“铁路战场复兴”运动，进一步刺激投资，

增强社区活力建设。

高线公园的改造计划不局限于单纯的公共艺术

品，而通过广义的公共艺术概念，以多种形式的改造方

式，将艺术植入城市肌理，打造现代纽约新地标。高线

公园的成功也证明，以文化艺术为导向的城市更新可

以激发创意、延伸喜悦，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活力，塑造

新的城市面貌，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利益。

（三）以点为结构——北京大栅栏更新计划

大栅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20世纪末到21世

纪初的经济市场改革也并没有给大栅栏带来转好的趋

势，虽然该区域相对来说将旧有的城市肌理和历史原

真得以保留，但并未保住其在北京城中的重要地位。

这里居民及游客人口众多，无论是拥挤的居住条件，紧

张复杂的新邻里关系，残破的历史建筑，不那么完备的

基础设施以及公共空间的缺失，使得一些胡同里原本

极有特色的传统商业或是仅存为数不多的手艺人逐渐

沦落为全球化和快餐式旅游的牺牲者，“大栅栏”名存

实亡。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大栅栏的城市更新

计划启动于2011年[9]。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主要负责该区域的保护与复兴策略

的实施[10]。伴随着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

大栅栏地区的旧城有机更新计划逐步展开，以创新实

践实现区域内微循环改造项目开始一一落实[11]；与此

同时，在运行机制的构建中，成立了作为开放工作平台

的大栅栏跨界中心（Dashilar Platform）[12]，促进了政府

与市场的直接对话，将实施管理及协商流程扁平化。

通过建立城市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商业运营方以

及当地居民之间的合作[13]，形成横向协同机制，各方共

同探索并实践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有机更新的新模式。

至此，大栅栏更新计划已持续十年之久。事实上，大栅

栏更新计划策略将“区域系统考虑”作为顶层策划内

容，其下进行实践层面更为具体的“小区域微循环有机

更新”[14]，根据整体策略推进、践行区域针灸式的艺术

节点更新策略，从而，通过方式多样、灵活多变、弹性操

作的艺术节点编织成隐形的网络，并通过各艺术节点

的相互作用促使其与社会、历史、文化，甚至是城市空

间脉络相关联。而各艺术节点也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

区域的文化内涵，除了艺术作品、艺术商店、艺术机构

外，甚至包括定期承办的艺术文化活动。通过常住居

民、商铺店主、企业单位等与建设方在项目中的共同参

与模式，打破了原来以“单一主体实施全部区域改造”

再进行商铺租赁的被动更新方式转变为“在地居民商

家合作共建、社会资源共同参与[15]，权利与义务并重”

的主动改造，从而区域内的新“生态”开始形成，将平台

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 2011年和 2012年的北京

国际设计周中，大栅栏地区的艺术更新策划还包括了

策展和临时商店等形式[16]。一个北京国际设计周，引

发了关于该地区转型至公共领域的广泛讨论和思考，

这成为了大栅栏地区城市更新开展的契机。于是，

2012年，资本方对大栅栏区域的商业及艺术项目的投

资上产生了重大的意向。2013年，在之前两年合作的

基础之上，北京国际设计周与大栅栏跨界中心继续合

作新的策划项目，如“大栅栏新街景”“大栅栏领航员计

划”等，承担了大栅栏区域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激活城

图7 高线公园广场节点图6 高线公园休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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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空间的使命，具有创新价值的更新策略层出不

穷，再一次把几近萎靡的大栅栏带入更广泛的大众视

野。如今的大栅栏已然建设成为常住居民、创业新生

力与各国游客、新老业态互相混合的可持续社区新“生

态”，逐步复兴大栅栏本该有的繁荣景象[17]。

四、结语

本研究从不同尺度、不同规模，以公共艺术介入城

市更新的实践案例，在成效上的表达更多地提供给受

众思考的余地，关于物理空间的思考，关于人情世故的

思考，关于在地性的思考，关于城市精神重塑的思考，

等等。它不仅仅是在解决城市美感或美育的问题，而

是试图将城市精神重塑，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中

进行探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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